
潘玉毅

地球存在了 46亿年，风就存在了那么
久。

风从来不以求稳为目标，故而也不在一
个地方久待。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远古时
期到现在、将来，流浪是它的常态。

谁也不知道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浪
的，只知道地球上还没有出现生物的时候，它
就已经开始浪迹天涯了；只知道它开始流浪
后，脚步就没有停下来过。

“停歇”二字，从来就不曾在风的词典
里出现过。汉语里所谓的“风停”，其实只
是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说到底，不过是
人的感官太过迟钝，没有察觉到它在移动
而已。事实上，风无时无刻不在飘拂、起
落、追逐。

有意思的是，风在雨天出现和在晴天出
现，在南方流浪和在北方流浪，给人的感觉大
不一样了。哪怕只是在它前面加一个方位，
产生的效果也迥然有异：东风吹着吹着，大地

就苏醒了；南风吹着吹着，天气就炎热了；西
风吹着吹着，草木就金黄了；北风吹着吹着，
人间就白茫茫一片了。

毫无疑问，风很神奇，它无色无味，却能
将各种颜色送入人眼帘，将各种气味送至人
鼻端；它也很重要，自古以来，于农人而言，风
调和雨顺一直都是他们最为盼望的事情。如
果风不曾流浪，每日周而复始地在同一个地
方吹啊吹，想来，于这个地方和其他地方的人
而言也不是一件幸事吧——所幸，它不曾如
此。

一缕风，它时而在树梢，时而在草尖，时
而在海面上，时而在兔子的尾巴处，时而在人
的鬓边和衣角上。这便给人一种感觉：风无
定处，又好像无处不在。

风吹过秦观种于西窗的竹林，窸窣的声
响仿佛是人的脚步声，让他以为是老朋友来
造访了；风吹过金灿灿的稻田，稻穗望风低
头，农民们喜上眉梢；风吹落苹果，砸在牛顿
的脑门上，“万有引力”就这样被发现了……

当然，世上总有喜欢唱反调的人，在对待

风的态度上也不例外。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有
一句名言：“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这话乍看挺有道理，实则偷换了概念。若不
是风吹幡动，光凭人的意念，哪里能够搅得旗
幡猎猎作响？好在风足够大度，并不会与人
争论什么，更不会因此停下流浪的脚步。

可是，风为什么流浪呢？这个问题，没有
人知道答案。如果依照人的心理推测，也许
它是为了寻找记忆中的原乡，也许它是为了
寻找心中的远方，也许，它只是由着自己走哪
算哪。

一缕风的流浪，谁也看不见终点，却让人
心生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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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红

我所居住的公寓旁边，是一个农家小院。
院子里有花有树，一年四季绿意盈窗。树有多
种，我认识的只有两种：芒果树和阔叶榕。院子
外边有一堵由大理石堆砌的石墙，石墙的外面
是一片树林，说小不小，说大不大。树林里树木
郁郁葱葱，木麻黄、木棉、凤凰木、桑树恣意生
长。林木间的空地被各种野花野草所占领，主
要有鬼针草、芦苇和野菊。当然，还有一丛邻居
栽种的美人蕉。

邻居家的院子正对着我家的窗口。所以，
在家里我只要一抬头，就可看见窗外青绿色的
树。即便是在落木萧萧的秋天和万物沉寂的冬
天，窗外也不乏绿意。虽然像凤凰木一样的乔
木到了冬天会落叶，但木麻黄一类的依然保持
青绿。闽南的冬天一点都不冷，所以叶子落得
慢。而像榕树这样的树木，一边落叶一边长叶，
一年四季都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发。

最靠近窗边的是一棵高大的芒果树，比二
层楼还要高。芒果树的树枝离窗户很近，所以
如果我愿意，伸出手去就可以够到树枝和树叶，
甚至还可能摘一颗芒果。芒果树每年都会结出
大量的芒果，并更新一批又一批的新叶。芒果
树太高了，芒果成熟的时候邻居摘不着，就在长
长的竿子上面绑了一个网兜，然后握住竿子的
一头，轻轻一转，成熟的芒果就落兜里去了。即
便是这样，树顶上的芒果也是摘不着。那些摘
不着的芒果，有的熟了掉在地上，砸出甜蜜的汁
水；有的成了小鸟的美食。紧邻芒果树的是两
棵榕树。榕树在几年前被主人锯掉，但粗大的
树根还在。榕树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树种，于
是春天一到，榕树的树桩上就萌发出新芽，到了
夏天便变得郁郁葱葱起来。

院子的围墙外边原来有一口水塘，波光潋
滟，蛙声四起。不过，水塘在几年前被主人用土
填上了，最后变成菜园子。围墙边上种着几棵
芭蕉树。芭蕉叶巨大，下雨的时候，雨水落在芭
蕉叶上，意境十分优美。园子的外边就是那片
树林了。因为要去林子，必须走另一条路，所以
我至今都没去过。林子的中间有一座银白色的
信号发射塔，像个钢铁巨人，拔地而起，十分壮
观。傍晚，夕阳西坠，落在林子的后边，闪闪烁
烁。当太阳最终落了下去，树林变成了墨绿
色。那片树林是小鸟的家园，不管是春天还是
秋天，我总能听到树林里传出的各种鸟鸣。

我来这里的最初几年并不住在这个房间。
我以前住的房间，外面是一条灰色的水泥公路
和一个灰尘漫天的停车场。后来搬到这个房
间，邻居家的院子成了我的后花园，而院子外面
的树林给我家增加了绿色的景致和不绝于耳的
鸟鸣。虽然树林中的凤凰木也开花，主人栽种
的美人蕉一年四季花事不断，但它带给我的是
一个青绿的世界。只此青绿。此时，窗外的凤
凰木灼灼地开着，在它周围是更广阔的绿色，像
湖水一样将它包围。绿色是生命。绿色无限，
生命无限。我为我家的窗外有这样一片小树林
而感到庆幸。

飞，是海的梦想

合一

蓝天下，阳光把翅膀安在海的身上
海浪从此和阿波罗一样，驾着马车
翻滚出各式形状，喜悦
传递出白色飞翔
奔跑，无数和风起舞的夏日

有人，听到海从白云长出波光粼粼
笑声，昨夜打捞上岸月色
流苏一样海浪，和轻轻拍打拨浪鼓

的脚踝
在海风召唤下起飞
逐浪，赶出了蔚蓝形状
飞在夏天，飞在长长的海岸线

海的女儿

徐永良

她们从海的那边赶来
打卡这千万年的海滩
两双赤脚反复诵读
这里落下的每一个故事

浪花追逐着浪花
小脚追随着大脚
两张笑脸诠释着同一个主题

大海开启了它的美颜相机
与天空拉开了巨大的背景
时光的滤镜一次次抓拍
最后，锁定了
到此一游的两张笑靥如花

大海，母女或蓝调

尹继雄

海边夏日，大海举起波浪的琴键
弹奏天空的音符
海浪无休止复制着天空的蓝调
调试阳光下变幻的琴谱
沙滩如一面镜子
被琴声一次次冲洗、擦亮
有那么一瞬
大海用涛声定格了孩子的童年
母亲的笑脸与一首涨潮的童诗
一起加入和声

镜子

罗睿

天空在海里找到自己
白云在一对母女身上找到自己
浅滩成了道具，默默
举着镜子

这对涉水未深的母女
欢呼着、雀跃着
在镜子里面
还原出生活的模样

一帧海边游玩图

蔡燕卿

蓝，晕染海天一线
天空与海面呈现出水平如镜
倒影中有一种美学，两个身影
动态填满着盛夏的炽热
浪花时不时涌上海滩
没过脚踝，抚摸漫上心头
无数个午后，任凭风怎么吹拂
爱你的人们，一直都在身后

神奇的海

周分鸿

在大海面前，天空是谦逊的
你看它放下身段，与海融为一体
把星辰给予，并用白云来点缀
风玩起了水，注入生机
让后浪推着前浪
在人面前，海是神奇的
让人以顶天立地的姿势，站立
赋予人智慧、宽广
给人快乐，你看被海浪追逐的身影
脸上洋溢的欢笑
竟比浪花还要灿烂

镜像

芷菡

是谁触动大海最柔软的心弦
天空为镜，湛蓝的底色
喜悦、欢快的音符在飞翔
层层波涛，一浪高过一浪
将爱推向高潮，给予与接受
得到或失去，相等或互补
反复交替——
我们将成为盛开的彼此
你目光所至，我的所有快乐
比如在黑夜来临前
我牵着你的手，漫步黄昏

倪怡方

前不久的一天，到晋江东石一酒楼用餐。
与友人多年未遇，相见甚欢。一番叙旧之后，宾

主就座，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饭菜就上桌了。其中
一道菜让我眼前一亮，东石蚵仔煎！哈哈，久违了！
友人见我喜欢，隆重推荐：“你们泉州也有蚵仔煎，不
是我吹牛，要吃它，还是我们东石的‘正港’。”

蚵仔煎的做法其实并不复杂。选取新开出的蚵
仔，先洗净过滤掉碎壳、沙土和杂质，加上番薯粉、大
蒜或者韭菜、卷心菜，再打上几个鸡蛋，加点瘦肉，用
清水拌匀成糊状，热火快炒至两面酥黄，添加点加饭
酒，进食时配上甜辣酱、酱油、醋、蒜泥等调料，遂成
一道美味佳肴。

在和友人推杯换盏间，一盘蚵仔煎很快就见
光。此时此刻，我的思绪飞扬，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里
浮现。

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在内坑果林场上
山下乡劳动锻炼。一段时间后，场里决定去东石盐
场载运盐土过来改良农场山上的红土地。每天凌晨
3点多，场长便会吹哨子叫醒我们一帮小年轻。大
家揉着惺忪的眼睛，爬上大型拖拉机后面的拖斗。
当时正值冬季，天气寒冷，出发的时候为了取暖，大
家脚上盖着麻袋，嘴里吼着当时流行的《知青之歌》：

“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才不一会儿，困意袭
来，整个拖拉机后斗慢慢变得鸦雀无声。早上 6点
多，天刚蒙蒙亮，到了东石盐场。场长一声令下，大
家脱了外套，跳下车，你来我往挑起了盐土，不到一
个小时就装满了车。这个时候，最让我们开心的是
在盐场附近的小饮食店吃上一碗热乎乎的面线糊，
再炒上一盘蚵仔煎。大家眼睛发亮，嘴里差点儿流
出口水，一下就干光了桌上的食物。那种感觉，好比
上了一趟北京似的，幸福感爆棚。唱着《打靶归来》
等歌曲，我们如打了胜仗一样回到内坑果林场，那会
儿已经是中午时分了。在山上卸完盐土，肚子又开
始饿了，不禁又对远在几十公里外的东石产生了向
往。那些日子里，我们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有
那道美食的诱惑，大伙的劲头还是十足的，现在回想
起来，真是有趣。

2009年，我慕名逛了台南夜市，特意点了一碗
猪肝汤、一碟蚵仔煎。前者厚薄适中，味美汤甜，品
尝过后让我赞不绝口。只是后者让我大跌眼镜，只
见碟中一个煎好的淡黄色鸡蛋饼，上面铺着一叶生
菜，三四只小得可怜的蚵仔，怎么也吃不出家乡蚵仔
煎的味道。而且记得这碟所谓的蚵仔煎却也要新台
币40多元，心里不禁感到诧异，闽台两地语言相通、
乡音亲切，这道美食的做法差别居然如此之大。倒
是返程路过澎湖岛，在岛上分享了一顿炭烧大蚝，
300元的新台币不限量。同行们一脸盆接一脸盆地
大快朵颐，方弥补了之前的遗憾。

有比较才有鉴别。青春时光的农场生活，那留
在脑海中的东石蚵仔煎，毫不夸张地说，简直堪比王
母娘娘宴席上的美食大餐。

告别东石，告别友人，我还是一步三回头，对留
在舌尖上的蚵仔煎念念不忘。

电影《长安三万里》，贯穿了李白与高适的命运交集。两个人的性格其实
截然不同，李白狂放，高适隐忍。高适对李白还有一点幽怨。影片中高适反
问了自己一句：“李白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是吗？”

常常在一些场合里，特别是当男人们在酒宴上喝到高潮时，有人对我搂
抱倾诉：“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真的是吗？

记得有天夜里我睡不着，天空中也没星星和月亮可以望一望，于是找人
喝了一场酒。一个交往了几年的男人大约是喝高了，熊抱住我的腰说：“这辈
子，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来自深夜里的这股暖流，把我感动透了，一时恨不得
把家里银行存折的密码都告诉他。

但这个场景很快让我受伤。在不久后的一次酒席上，这个男人喝了酒
后，同样深情款款地抱住另一个男人倾诉衷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有时候
就陷入迷茫，在我们的交往中，真有最好的朋友？

有一部加拿大电影，就叫作《最好的朋友》。里面有一个中年男人，他叫
弗兰考伊斯，是一个成功的中年古董商人。他对古董的感情，胜过任何人。
但他却陷入了友情的荒漠，几乎人人都讨厌这个贪得无厌的人。在一次古董
拍卖会上，他竞拍到了一个花瓶。他打算用这个花瓶来收藏一个最好的朋友
灵魂。但人们纷纷嘲笑他：你这种人，哪有什么最好的朋友。于是，弗兰考伊
斯兜兜转转，去寻找他那最好的朋友。寻找了好大一圈儿，都没有他最好的
朋友。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人与人之间，都是孤独的。但他仍不放弃，最

后去寻找他大学时代的同学。
等这个不速之客反复提醒后，大
学同学才恍然记起他来。弗兰
考伊斯激动不已，他说：“我把这
最珍贵的花瓶，准备用来收藏最
好朋友的灵魂。”那位大学同学
摇摇头说：“你不是我的朋友，你
这个傲慢自私冷酷的人，完全以
自我为中心。”弗兰考伊斯听了
这话，泪流满面地回家。他绝望
了，抱起花瓶砸得粉碎。

我结交了一个20多年的朋
友，就是朱三哥。有天他对我
说：“你是我最信任的朋友！”自
从朱三哥把我说成是他最信任
的朋友以后，我和他的交往，就
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我总觉
得，哪天要是我突然情绪发作，
把他告诉我的一些秘密不小心
说了出去，我该如何担当这最信
任朋友的身份。

在古代，似乎有一对最好的
朋友，就是春秋时代的俞伯牙与
钟子期。伯牙用古琴演奏高山
流水。山色空渺中，子期坐在一
旁，相隔流水的距离，闭目倾听，

成了伯牙的心灵知己，这就是千古知音的传说。所以说，心有灵犀的朋友，不
需要滔滔不绝、声嘶力竭，往往就是一个眼神，或者就是一种电波一样的感
应、一种磁场的吸引。但彼此之间的距离，依然隔着流水，隔着海潮。

人与人，始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世上连一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也就没
有两个绝对相同的人。每个人，都是这世界汪洋中的一座个体岛屿。一个人
对我说过，他和所有人的交往，最终是为了自己灵魂的需要。但灵魂绝对是
独立的，你不要被它有时表现出的软弱妥协和趋炎附势的样子迷惑了。灵魂
是离人最远和最近的神秘体，它是不是像一个美国科学家说的那样，有21克
重，谁也不知道。

好朋友之间的交往，有时就是沙漠中的泉眼，让孤独的你，看到遥遥山峰
上的雪、茫茫大漠中的水。朋友之间，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才有生存的空间。
我写过一篇文字，叫《恐怖的手机》。就是说一部手机，把一个人的脑电图，把
他所有真实的心理活动、潜意识一丝不留地发送到对方大脑里，那将是非常
尴尬的。朋友之间，也没必要一览无遗，说不定那倒是索然无趣的。这世上
的一些甘苦冷暖，有时还得由你独自去感受。

所以我认为，朋友之间，在天空，就如茫茫天宇里的两颗星星，不一定是
挨得最近的，只是彼此之间，能够接收到对方发送出的那一缕星光；在大地，
就如浩瀚大海中那彼此凝望的岛屿。

范大悦

时间更迭像是上了满弦的钟表指针，日复
一日，准确无误；生活琐事像是鼓足了劲的传送
带上的物品，一件一件，接踵而至。由此，我悟
出了一个“生活真理”，用“开弓没有回头箭”来
形容时光，再贴切不过。我不知时光它始于何
处，将去何方，只知它一路向前，马不停蹄。好
在身边有那么多的静物，引发许多联想，带我们
穿越时光的缝隙，回到过去。

我常常会在我家西屋待上很久，那里有很
多我儿时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大多是脸上含
笑，如田园牧歌一般。唯独有一张，是咧着嘴、眼
角含泪的。妈妈后来跟我说，那天我们一家三口
逛商场，准备回家的时候，我赖着不走，非要买玩
具；她说家里已经有好多了，不能再买了；我就哭
了，怎么哄也不走，爸爸就在旁边用手机抓拍了
那张照片。妈妈说我当时还发了“毒誓”，说等长
大了，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再也不用向他
们要钱了。可我当时却不知道这个过程需要多
久，就扭头问爸爸，他们听了哈哈大笑。

小时候做很多事情都要经过父母的同意，
对长大有千万种想法。总想着长大后的自己是
自由的，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不再听家
长的唠叨，可以赚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转眼
间到了儿时羡慕的年纪，却发现长大后的我们
并没有成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儿时的梦想很
伟大，可长大后的我们却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平
凡。原来，最美好的时光竟然是童年。

西屋的箱子上还有一瓶雪花膏，上海产的，
老一辈人都用过。如今打开盖子，还能闻到一
股惹人的香气。那是奶奶生前的最爱，就如同
我是她的最爱一样。奶奶每天都会坐在镜子
前，打扮好一阵子。她会用手指微微点些雪花
膏，然后打在脸上，慢慢抹开，再轻轻一揉。美
好的一天就是在奶奶的香气中开始的。

奶奶总会给我买各种好吃的，哄我开心，还
会带着我到门口的老树下测身高。看着她给我
身高做下的记号，一点一点往上长，我知道我又
长大了，离我实现自由又近了。想到这些，我就
会开心得不得了，然后吵着让她抱，以为她会和
我一样高兴，可她却说，这样会把她催老。

多年后的某一天，早晨起床时没有闻到屋
子里的香气。奶奶走了，走得很安详，甚至都没
打扰到我们。她的离去，带走了全家人的欢
乐。那瓶原本准备春节时才使用的雪花膏，孤
零零地躲在箱子上的一个角落里。

奶奶以前总是说，人都会老的。我哭着问
她，那要是想她了怎么办。她告诉我，生活琐事
会让我忙碌起来，没有时间再去想其他的事。

所以，生活里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杂事，
是用来填补时光中的缝隙的。我们也因此才不
至于跌落回忆的深渊中无法自拔，才能更好地
活在当下，一路前行。

只此青绿 物语

心曲

时光的缝隙

东石蚵仔煎

杂谈

最好的朋友

吟唱

一缕风的流浪

李晓

快乐的身影 颜英婷 摄


